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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任今晶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３０）

摘　要：“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

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

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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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是诗学上重要的

命题，在以往研究范围中，对于其独特情感含义关注

度不如其诗学本身上的意义，然而《红楼梦》作者却

将这两者结合，来表现《红楼梦》独特情感内涵。

一、“志”与“情”

“志”在《说文解字》中有着这样的解释：“意

也。”［１］５７１即“志”乃意志的意思，包括一个人的理想

和方向称为志。而“情”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

“人之阴气有欲者”，［１］１２“情”，即人本身的欲望，“欲

望是一种情感结构，固定在某种特定的形式上，不是

在目光里，就是在心灵深处。”［２］１可见“情”是眼见心

生的一种情感，属于未经过理性的思考，而“志”是一

个人由最初的“情”经过理智的思考而上升到的一种

理想的境界，即最初的欲望升华。

《尚书
!

尧典》记载：“诗言志，歌咏言。”［３］１９０诗

是一种表现一个人志向和理想，发出心声的一种方

式。表现人的心声势必要经过人理性的思考，故而

为“志”。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指出“古之作诗

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行之；礼义之

旨，须事以明之。”［３］３７可见挚虞认为，诗人作诗是发

于眼见心生之情，但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情欲需要经

过修饰，要将“礼义”这样的主旨，通过诗歌显明出

来。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总结“志”的作用，“志

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犹鼓琴者声虽改而

操不变也。”［４］１７１“志”是总领文章的作用，包含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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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思想与内涵，虽然文章不同，但总体的思想都是

一样的，传达着诗人的理想与志趣。

诗歌由最初的“诗言志”逐渐转向了对于“情”的

关注及至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３］６３，它既是

与《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３］２７３的一脉相承，又非全盘否定“发乎情，止乎礼

义。”陆机指出了要想让诗歌充满感情，拥有审美的

情趣，那么“情”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志”

与“情”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相辅相成的命题。诗论

家们开始不仅仅关注诗歌表现的理想与志向，更将

目光转向了隐藏在其背后的情感，并大胆的承认情

感在诗歌创作的中的重要作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出了“若择源于

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

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

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

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３］４０６

“情”是文章的经脉，“理”即“志”是文章的纬线，人因

内心最初的情感发而为诗，这就是一篇文章的由来，

而只有当既有情又有理的结合的时候，这篇诗文才

可以真正称得上有“文采”。

不否认“情”在文章中的作用，而作为儒家正统

理学思想代表朱熹在《答杨宋卿》一文中表达了自己

心目中好的诗文“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

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者。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

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

之。”［３］３４６好的诗人必定有高尚的品德去追求诗歌的

“志”，然而紧紧发于“情”的诗歌尚未升华的作品，是

无法与达到“高明纯一”的诗作相比的。

朱熹之后的更多的诗论家们将“志”与“情”并行

为诗歌重要的组成因素。例如叶燮在其著作《原诗

·内篇下》中提出“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

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

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

也”［３］４９又有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诗纬含神雾

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

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４］２０３－２０４可见真正的好

文章，好诗作就是诚实的将自己的内心情感与“志”

结合。好的诗歌不可或缺的是情感与理智的结合，

拥有含蓄传统的中国诗人们，将自己的情感穿上了

华丽的外衣，升华到了端庄典雅“志”。周振甫先生

这样总结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诗言志，要求这

种情志是感于物而动，是从外物的接触中产生的，是

具体生动的，不是宣扬某种理论。诗缘情，侧重在抒

情，她的积极方面：打破了“止乎礼义”的限制，破除

了“止乎礼义”的消极面；其次，侧重抒情，赞美了诗

的这种新的面貌，对发展抒情诗有帮助。”［５］８９－９０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志”与“情”之间的情感

含义。“志”即理性的，合乎礼义的情感。而“情”则

带有更多的非理性色彩，源乎人的心声，与礼义关系

甚小，甚至可以说是人的一念之思。但二者不是孤

立存在的，二者相辅相成。以“情”为基本，以“志”作

为诗歌的升华的层面，才能创造出好的文章。而中

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则将二者表达到了极致。《红

楼梦》中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写道“大旨谈情”，意思就

是说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言情”，这不是在

重复“才子佳人”的故事格式，而是将塑造人物的性

格和情感作为小说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贾宝玉的“情”与“志”

大观园中女儿众多，宝玉从小与众女儿一同成
长，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贾宝玉的情感是丰富的。

依据前文分析，“志”是理智的，正常的社会化的合乎

伦理道德的情感，于宝玉这种身份的公子而言，“志”

情感就是一种符合世家贵族礼仪规范的情感。而

“情”则是非理性的，属于人的私情和隐情，即宝玉出

于男性天性欲望的一种情感。

在与黛玉的爱情展开之前，秦可卿的出现是不

可忽视的。《红楼梦》第五回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

境，引导者正是他的侄媳妇秦可卿。“更可骇者，早

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

娜，则又如黛玉”［６］９０“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
卿者，许配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６］３７在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兼美”的秘密，乃是兼有宝钗和黛玉

之美，而这样兼美的女子，正是宝玉内心深处渴望的

情欲对象。梦境中警幻仙姑授以宝玉云雨之事，梦

中的宝玉与可卿“柔情缱绻”、“难解难分”，一方面我

们可以看出秦可卿的出众与宝玉内心的情欲对象即

兼有黛钗之美，另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可卿是宝玉

的内心所爱的对象，更是他的性启蒙者。而这样一

种关系显然是属于“情”的范畴，它不符合礼仪的规

范。“伟大的文学是一种向生命／生活虔诚地开放文

学，而生命／生活是什么又可以被伟大的文学所阐
明”［７］３７３《红楼梦》向我们虔诚的展示一个人的心里

深处最真实的情感，正是有了这种情感的铺垫，才使

得后文的爱情变得顺理成章，而这样的文字却丝毫

没有一丝色情的含义。也正是由于这样“情”的情感

铺垫，才标志着宝玉生理上的成熟，为后文与黛玉之

间的爱情提供了一种生理基础，这种爱情便成为了

真正的爱情。因此我们不能说宝玉与秦可卿这段描

写是低俗的，这样的“情”是该被我们鄙视的。

大观园中女儿众多，贾宝玉却“任凭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饮”，对于青梅竹马的林妹妹，贾宝玉给

予她的是不同众女儿的一种情感，是属乎“志”的情

感。纵然有了生理上的成熟，以及在“情”的驱使下

与袭人初试云雨，但宝玉对黛玉没有一点轻佻表现，

完全是精神上的共鸣，升华到圣洁的层次。第十九

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是宝黛纯美爱情的描写。

从宝玉一进屋子说要与黛玉解闷，到二人“对面倒

下”，“暖香”、“冷香”的玩笑与打闹，再到后文“咱们

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儿”宝玉杜撰出了“香玉”的故

事，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清纯可爱的小男女玩闹的情

感画面，他们天真的打闹着，无忧无虑的释放着心照

不宣的爱情带给他们的欢乐，他们尽情的享受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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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带来的甜蜜。这就是所谓的大家之作“其言情也

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

无一娇柔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
也。”［３］３５我们真实而又深切的感受到了青梅竹马纯

洁的爱情，即便是言情，也毫不“艳情”。

《红楼梦》中的称呼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注

意到他们之间彼此的称呼是“好哥哥”、“好妹妹”，曹

雪芹在这里运用“哥哥”“妹妹”，其实是中国传统爱

情中的一种符号，在这样清纯的故事情节中，加之如

此的称呼，我们仿佛也嗅到了这其中的馨香。刘梦

溪在《〈牡丹亭〉与〈红楼梦〉》中这样总结到 “大家可

以想象，两个人的亲昵、逗趣，而且还杂以肢体动作，

说明宝黛的情感已经到了怎样的亲近程度。我们还

需留意他们之间的称呼，黛玉告饶，叫的是‘好哥

哥’，宝玉求饶，叫的是‘好妹妹’。‘哥哥’、‘妹妹’的

呼唤，是中国式爱情的特用符号。《红楼梦》描写的

宝黛爱情，为此一符号模式立下了典范。”［８］４４９徐瀛
在《贾宝玉赞》中这样描写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情感。

“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

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

尽之情，而适宝玉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

哭泣中、幽思梦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恻缠绵固结莫解

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３］４０１

对于宝钗，宝玉是出于姐姐的一种情感尊敬着，

在内心深处对其一种情感上的放弃“这个膀子要长

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
上。”［６］８由宝玉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林妹妹，
他可以与之有着肢体上纯洁的亲近，而对于宝钗，肢

体接触这样的念头他是根本没有过的。对于宝姐

姐，宝玉也是“志”的情感，但是这样的“志”却与林妹

妹的“志”不同。一个是虽然恪守女德符合封建道德

规范但精神却与自己毫不相似的姐姐，这仅仅是出

于一种尊敬；一个是虽然与世俗格格不入但精神与

心灵高度共鸣并且渴望与之共度一生的妹妹。贾宝

玉的心中很清晰的区分着这两种情感。

可卿的性启蒙证明了贾宝玉生理的成熟，加之

贾宝玉可以清楚的面对黛钗之间的情感，清楚的区

分“林妹妹”与“宝姐姐”的不同，证明了宝玉心理上

的成熟，在曹雪芹的笔下，“情”与“志”达到了完美的

统一，曹雪芹将一个人的真实情感真实的再现出来。

三、“情”与“志”的升华

“情”由心生，“志”给人以礼仪的规范。有了秦
可卿给予宝玉生理上的成熟为条件，宝玉与黛玉的

爱情上升到了圣洁的层次才不会觉得突兀，我们世

俗的希望，宝黛这样青梅竹马纯洁的爱情会有一个

圆满的大结局，但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向我们揭示

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看似美好的爱情却有着难以结

合之痛。

“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婚姻与爱

情分离，足以成‘痛’，情爱与性爱分离，足以为‘苦’。

《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

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 ‘苦’，此外还有大量的

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８］《红楼梦》中真正的爱

情往往是难以结合的，真正的爱情是一种“志”的相

通，一旦涉及到“情”便失去了爱情的纯洁。因此宝

黛拥有爱情注定是无法结合，金玉拥有婚姻却是没

有爱情的结合，这二者无疑都是痛苦与不幸的，于是

曹雪芹将这种情感升华。

曹雪芹在这里清晰的指出了“情”与“志”在一个

人的情感中的不同，它们有着严格的界限。人们通

常将“情”等同于爱情，但却忽略了爱情中精神相通

崇高圣洁的“志”层面。仅仅拥有发于人的非理性的

情感的爱是不能长久的，也不能将其称之为爱情。

而忍受住了这样情欲的冲击，将这种冲动提高到一

种宁静的情感高层境界，人的拥有理性的合乎道德

的“志”才可谓之为“爱情”，这样的爱情便是长久的。

我们看到曹雪芹将“情”完美的向“志”的一种转变，

书中的贾宝玉“情”“志”观正是反映了曹雪芹超人的

人生感悟。贾宝玉在这个世俗理念相反的世界中特

立独行着，当然也不可否认他出于天性的“情”，故而

有与袭人云雨之情，趁着母亲午休调戏金钏，爱吃姑

娘们嘴上胭脂的放浪本性。但贾宝玉却清楚的知道

在他的心中唯一能与自己精神和心灵相通的人便是

黛玉，这就是宝玉成熟的心理进化为“志”的表现。

在《红楼梦》中，为了更好的传达出自己对于

“情”与“志”这两种情感的不同看法与理解，曹雪芹

将这种难能可贵的情感，在贾宝玉身上付诸实践。

无疑贾宝玉的情感世界是小说中精彩的篇章，他的

“情”与“志”值得我们仔细去品读。

四、结语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身上，完美的体现了

“情”与“志”的不同。当“志”以“情”为前提，“情”在

理性的作用下升华为“志”时，人的情感才达到了最

崇高安宁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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